
第一部分

耶稣会传教士严嘉乐

从中国寄回祖国的信

（ ）

约瑟夫 符拉什吉尔收集，

并从拉丁文和德文译为捷克文

编写前言和注释

约瑟夫 科尔马什为第二版

作专业校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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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捷文版前言（摘录）

当圣徒方济各 沙勿略（ 在日本传播基督教时，

他发现日本人十分尊崇中国文化，因而他着手筹划一个意义深远的

计划，首先争取中国信奉基督教，然后通过中国的影响来争取东南

亚其他国家。但正当他准备进入中国时，却在离澳门不远的中国海

岛上川岛上去世了。他的教友们为此继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到

年利玛窦（ 才第一次获得了在中国长期居留的许

可。历史表明，他和他伟大的后 汤若望（继者们

等南怀仁（ 名耶稣会士 以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地

图制图法以及其他实用技术学科方面的精湛知识和技艺，在中国建

立了多么巨大的功绩。这样他们才接近了中国的知识阶层并博得

了皇帝的青睐。在这类学术活动的影响下基督教开始在中国深深

扎下了根。

大约在 年以前，只有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在这以后其他

各教派的传教士也开始在那里传教。耶稣会士由于受利玛窦的影

响立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文化氛围（例

如尊崇孔子，孝敬先辈），而其他较晚来华的传教士对待这种适应方

法的态度或多或少都是否定的。这就导致了近百年关于所谓中国

礼仪的讨论和争执。这场争论最终以本笃 年十四世教皇在

日颁发《自上主圣意》谕，禁止中国礼仪而告结束。关月 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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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人心的时代的详尽资料由路德 帕斯托尔（维克

在其作品《中世纪末期历届教皇传 的记》（弗莱布尔格，

和 卷中收录，其中关于传教活动的部分是在耶第 稣会士阿洛

克内勒尔协伊斯 助下出版的。

对那个时代的这一争论客观冷静的结论应该是：“基督教的传

播并没有受中国礼仪之争的阻碍而停止；今天中国基督徒的人数比

本笃十四世教皇在位时增多了十倍。当然，原来想首先争取上层，

然后取得全中国的这一计划不得不放弃。知识阶层的人归依基督

教在中国只是少有的事例，他们往往是到生命垂危的时刻才接受洗

礼。不过，对这一计划在本笃十四世教皇在位时遭到失败也不必惋

惜不已，因为即使没有这位教皇的圣谕，再过 年之后的革命引起

的天下大乱导致耶稣会的废除及其活动的停止，这一计划也必然会

消亡。教皇禁止中国礼仪只不过是为传教活动指出了另一个方向，

并没有使之最终蒙受损失。”

关于中国礼仪之争也传到了欧洲，在那个时代的捷克教会档案

中也能发 名来到中国的老捷克教省的耶稣现其痕迹，而严嘉乐等

会士的传教活动 人是：也是属于这一时代的。除严嘉乐之外，其余

在中国）西里西亚法尔肯堡的魏继晋（ 、卡

在中国登的祁维材（ ）、米蒙（另有人称为尼

在中国）、卡洛维发萨）的石可圣（ 利附近的

尼德克镇（另有人称为因德日赫赫拉德茨市）的艾启蒙（

，画家， 在中国）、瑞士祖格市的俗家信徒林济各（捷

克教省成员， 在中国，钟表专家）、西里西亚

弗罗茨瓦夫市的阳秉义（ 在中国）和比利纳

市的鲁仲贤 在中国，是接替严嘉乐担任宫

廷乐师之职的）。这几个人中至少魏继晋、阳秉义和鲁仲贤是值得

专题研究的。他们（除严嘉乐外）都是德意志人。

月年严嘉乐 日生于摩拉维亚的伊姆拉莫夫村（距波

利奇卡不远）。 年间伊姆拉莫夫村的宗教事务由两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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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会士掌管。严嘉乐在布 年 月尔诺上了六年中学之后，于

日参加了耶稣会。他在该会见习两年之后，到奥洛莫乌茨大学学

了三年哲学，然后在该地高中任教四年。此后他又到布拉格大学听

年被任命为教士。 年在伊钦市学神学课四年。 完

了所谓三级研究班之后，他于 年秋被派往弗罗茨瓦夫市担任中

学五年级诗学教师，一年以后（ 年）又到奥洛莫乌茨大学任希伯

来文教授。同时他还是宗教节日传道的捷克族传道士和奥洛莫乌

茨周围农民广泛参加的、欣欣向荣的圣徒伊吉多尔农人协会的领导

人。 年他在该市大学教数学，兼任大学中的传道士和训

导处主任。 年获得 年继续哲学博士衔，同年发四绝誓愿。

担任大学中的传道士和数学教授。 年他在布尔诺任宗

教节日时的捷克族传道士和他过去的老师、曾在布拉格和马德里任

数学教授的 克雷萨雅库布 ）的助手，协助后者将其数

学文稿整理出版。这次调动工作使他能在四年久病之后得到休息。

但是，如同当时其他的青年耶稣会士一样，他渴望着去海外传

教。有的人为此向耶稣会总会长恳求达十次之多，等待十年以上，

但仍未能如愿。而严嘉乐 月份就与巴年秋天报名，到同年

）和葡萄牙伐利亚人戴进贤 人徐懋德（ ）一

起被选派去中国。除了能满足对派出当传教士的人共同的学术上

和道德品质上的要求之外，他还具有精通数学和能当乐师两项优

势，这就是他被迅速选中派往中国的理由，在那儿传教的耶稣会士

正好需要具有这几项能力。所以，他是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的身

份当选的。

年夏他从布尔诺去布拉格，在那里他给耶稣会总会长坦布

林尼写了感谢信（本书第 号信）。他在巴伐利亚与戴进贤见面，然

后（不知是经过奥斯坦德还是热那亚）一起去里斯本，与他们的第三

位同 月年行者会合。他们于 日从里斯本动身，绕过非洲

前往中国。途中没有停留，一直航行五个半月之后抵达了目的地。

到达自己盼望已久的国土之后，他即于 年 月 日寄往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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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封挺有意思的信，收信人是他的朋友、布尔诺的修会见习部主

兹维克尔。这封信（本持尤利乌斯 书 号信）到 年第 月才

寄到布尔诺。他为何将信寄给教会见习部呢？除了他在那里有自

己的朋友之外还有一个理由：见习教士最容易腾出时间来抄写这类

有意思的信件。严嘉乐希望他的信 份，分别送给布拉格、至少抄写

奥洛莫乌茨和罗马的教友。这样，在他刚开展工作时，可以节省许

多时间。当时抄写类似的信件是常见的做法，而且今天对我们也挺

有利，因为那个时代传教士的书信多半只保留了抄件，而原件已大

量散失。

在这封信里他先是简短地告知他已安抵中国，而且在那时来看

行程是非常之短。随后他说，他已开始学习汉语，汉语的语音对捷

克人来说是何等容易；他还说取了一个什么样的中文名字。对这次

旅途他只简略叙述了一下，详情希参见晚些时候他寄回的详细的航

海日记。阳秉义不久前（ 月年 日）去世的消息使他十分悲

痛，他还一直盼望着与这位自己过去的老师会面呢。他在信中还

说，他正在注意当时中国的传教活动中的一些有趣的现象。他向祖

国的许多友人亲切问候，并要求布尔诺的见习教士们为他祈祷，祝

他能顺利完成传教任务。

这封信以及本书第一部分中收录的所有严嘉乐寄往祖国的信

件（只有一件例外），其收信人都是他多年的老友、耶稣会士尤利乌

兹维克尔。此人斯 月年 日生于莫斯特 年加市，

入耶稣会。在修会中先后担任人文科学、数学、希伯来文、哲学和神

学教授。晚些时候，在严嘉乐离开布尔诺去海外传教时期，他出任

耶稣会见习部主持（ ，后担任尼萨市的教士住院主管

，以后又先后任弗罗茨瓦夫（ ）和布拉格的

克雷门提努姆住院的主管（ ）及教省会长（

月年 日在布拉格逝世。

上文提及的严嘉乐的航海日记（本书第 号信）大概还是他在

广州时整理并寄出的。在日记中他表现出对各种自然现象具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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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的观察能力。

年新年之后，严嘉乐 北到达了他此后定居的工作地点

京，只有在进行学术考察或由于保健的需要时才短期离开。

他从广州到北京的旅途见闻（有几段路还是坐的轿子），对中国

首都的初步印象，尤其是礼仪十分繁复的康 在熙皇帝（

日的信位）的召见，严嘉乐在他 年 月 （本书第 号信）中

作了描述。他随信附寄北京平面图一张，这是他严格遵照测绘规则

绘制的，正如同他当年在修会供职时绘制的布拉格平面图一样（他

年 日写给什杰潘 苏西埃的信中提及此平面图；见在 月

本书第 号信）。

年他寄了一封信给捷克一位情况不详的耶稣会士托马

什 号马透什（本书第 信）。此信的内容只摘要刊登在法国历史学

家拉克罗吉乌斯（ 信中提及：康）的通信集中。

熙皇帝还活着，他相信上帝，容许农奴们自由归依基督教。可是，由于

中国知识阶层的理性主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很慢。中国人尊崇孔

子，只是把他视为一位目光敏锐的哲学家，而不是对他怀着宗教的崇

拜。汉语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之难。但自从耶稣会士编出了汉语语

法书之后，新来的欧洲人学汉语困难就要少得多了。

严嘉乐 年 月号信）是 日从华的下一封信（本书第

南的南昌市寄的，那段时间他大约有一年不在北京。收信人还是他

的老友尤利乌斯 兹维克尔，他那时的职务是布拉格克雷门提努姆

住院的主管。他在信中说，康熙皇帝已逝世。康熙年间基督教在中

国的处境要比前几任皇帝在位时好得多，尤其是 年宣布基督教

完全有自由在中国传播之后。他的继承人雍正皇帝（ 在

位）与他相反，不喜欢基督教，开始对基督徒进行残酷迫害。

严嘉乐寄往祖国的第 封信（本书第 号信）是 月年

日写的，收信人又是兹维克尔。信的内容是一份“年度报告”，即

葡萄牙耶稣会北京住院以及该修会整个中国代教省 年的活动

报告。　 年康熙皇帝逝世。他是倾向于基督教的，他之所以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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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基督徒只是因为他实行多妻制。他死后，他的四子胤禛继位，

这位皇帝在位时大肆迫害基督教，将所有的欧洲传教士都放逐到广

州，只有一些具有专业知识，对宫廷有用的人才准许留在北京。

本书收录的最后一封严嘉 号信）是他乐寄往祖国的信（第

月 日写给兹维克尔年 的，当时后者已升任布拉格教省会

长。这封信基本上又是至 年为止在中国的传教工作的报告。

信中详尽地描述了信奉基督教的苏努家族日益受到迫害、忍受无尽

苦难的情况。葡萄牙公使出面为传教士说情，结果无济于事。但在

另一方面，中俄边境纠纷经俄国公使出面、耶稣会士巴多明作为译

员加以协助，竟顺利地得到了解决。

号）就是我们目前上述七封信（第 掌握的严嘉乐与祖国联

系的全部书信。但愿今后能在档案中发现更多的材料。

阿洛伊斯 伊拉塞克（ 在《黑暗时代》一书中通过

小说中一位主人公之口对耶稣会士提出了指责，说他们借助严嘉乐

以自夸。不过，耶稣会士肯定没有在书刊上夸耀 世纪过自己。在

，
末 何斯通斯基（耶稣会士巴尔特扎尔

）写的《印度来信》之后（见《基督教在东方各国的传播史》，

年里托米什尔出版），在 年耶稣会士伊瑞 普拉希一佩卢

）写的《转而斯（ 信仰基督教的

世界各国地图或古老可信的编年史》之后（此书中除概述在中国开

始传教的情况外，还是描写日本和在日本传教情况的第一本捷克文

德的书） ），在埃曼努埃尔 博伊（ 用

拉丁文写的关于捷克教省耶稣会两名殉道者的传记之后， 世纪

中我国从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我国在海外传教士的书，不论是用捷

克文、拉丁文还是用德文写的。

一直到著名的关于海外传教活动的文集（德文）《新世界信息》

（见亨利 科尔迪埃著《中国图书馆》第 纵列）出版卷第

之后，我国的知识界人士才得知一些关于我国这些有信仰、有文化

的开拓者们在海外活动的情况。这一包含耶稣会传教士从世界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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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寄来的珍贵信件的文集 什托克兰（是耶稣会士约瑟夫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于 在

年间在奥格斯堡、 卷文集中，什托克兰亲格拉茨和维也纳出版的

卷 麦耶（自编辑了 。他死之后，他的教友卡尔

、彼得 普罗伯斯特（ 、弗朗吉

）克列尔（ 和弗朗吉舍克 克萨舍克

）继续进行了这项梭切尔（维尔

工作。

什托克兰在编辑这部文 它至今仍是那个时代传教史的集

重要文献 时，是以比它略早一些的法文同类文集《耶稣会传教

士关于海外传教活动的珍贵有教益的通信集》（所谓老版本共

卷；后又出现了几次新版和译文；参见 科尔迪埃的这一文集，第

卷第 纵行和 纵行）为范本的。这一范本是

年间 勒 戈比安（在巴黎由耶稣会士查理

杜、然一巴普提斯特 赫德（

帕、路易 土伊勒（

和 马雷沙尔 ）陆续编辑出版的。从这本书（

中选用的信件什托克兰将之由法文译成德文；他还从中欧各教省会

长处找到过用拉丁文写的传教士信件的原件或抄件。

在本书第 号信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什托克兰的编选方法的痕

迹。 他常将两三封、甚至十几封信的内容摘要归拢在一起，而把他

认为不太有意思的东西略去，例如各种问候语或向别人转达的话语

等等。这么做当然会使原信中亲切热情的笔调大为减色，各地有特

点的趣事也被删减不少。例如，在本书第 号信开头关于顺利到达

中国的话之后，什托克兰完全删去了原信中关于汉语的一段极为有

趣的话 这大概是历史上第一 以及个捷克人评说汉语的话

严嘉乐写的“详细的航海日记以后再寄”的话，将之改成为：“现将从

里斯本到中国的详尽的航海日记送上”，在这句话以后，他就将本书

第 号信的内容 详尽的航海 塞进了第 号信里；而本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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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根据布尔诺国立地区档案馆保存的原件逐字逐句翻译的第 号信

中，对这段航行只作了十分简略的叙述。在信的末尾，我们将 号第

信 号信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什托克兰如惯常一样删去了对一和第

些个人问候的话，尤其是家人之间的问候。

什托克兰对严嘉乐的信极为重视，认为它们内容充实，言简意

赅而且拉丁文也颇精练。因此，其他的几封信（见本书第

号信）他几乎未加删改，全文刊登，只对某些非实质性的、有些难以

处理的小地方作了删节。

什托克兰在他的《世界信息》第 部分（第 卷）的前言中首先

明确指出，严嘉乐在航海日记中描述了在海上观察到的不寻常的自

然现象，而别人写航海日记则往往是不厌其烦地描写航船上发生的

一些趣事。严嘉乐却只字未提这一类的事。作为一个天文学家，他

除了描述不寻常的现象之外，还准确记载了航船何时、何地跨过了

赤道、回归线等等。

部在《世界信息》第 分（第 卷）的第 号信件中刊登了严

嘉 月乐 日写给尤利年 乌斯 兹维克尔的信（见本书第

号信）。什托克兰在前言中对这封信作了如下中肯的评论（据我所

知，他对任何别人写的信从未作过这样的评论）：

“对别人浪费笔墨加以描述的事，严嘉乐只是简略地写几句就

完了。很可惜，后来他几乎就不再写信了。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

通信未能用拉丁文原文发表。我认为，他的信要比所有其他传教士

写的信更有价值。他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中国宫廷发生的一切值

得纪念的事件，并根据得到的消息记载了整个中华帝国发生的大

事。可是，他的拉丁文再精练，他的日记写得再杰出、内容再充实而

简洁，今后对我们还能有什么帮助呢？因为他发誓说：除非有迫切

的理由（这是他的原话），他以后不再往欧洲寄送消息了，而是让别

人来接替他。如果蛀虫、耗子也懂人事，我真希望他们‘口下留情’，

不要去啃咬严嘉乐留下的珍贵文稿，因为中国用木材制造的纸张用

不了多久就会被虫蛀掉的。还有，严嘉乐寄到欧洲的信比其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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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都要快，这也许是由于他是通过俄罗斯这条捷径将信寄往捷克

的。”

《世界 第 部信息》中收录的严嘉乐的信的编号是

（ 第（第 部 部分）。分）分） 部分）和 （第

什托克兰编辑出版的书在 世纪初叶由捷克的第一位传教史

德拉杨学家、著名的斯特拉霍夫的普雷蒙特利会士博胡米尔 巴

契（ ）加以利用，收入他编辑的文集

《捷克人、摩拉维亚人和西里西亚人从印度及其他海外国家寄回的

有纪念意义的信件》中。编这一文集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于

年完成。同年他当选为捷克皇家科学协会主席，通过这一协会他提

出将此文集付印。但那时的外部环境是对出版捷文书刊不利的，因

而这一文集久久未能问世。直到他死后，协会根据其会员、神学教

弗朗吉舍克 米授麦克斯米兰 劳埃尔（

）的建议，将书稿送给赫拉德茨克拉洛维市的约瑟

齐格列尔（夫、利博斯拉夫 ，请

他将文稿在《益世娱人杂录》杂志上发表。此杂志在 年

陆续将之发表。它还发表了文稿最有价值的序言部分，即按字母排

列的耶稣会传教士的传记，这是布尔诺的地区秘书、摩拉维亚的文

学 策隆尼（史家杨 彼 ）根据修会得

的官方资料提供的，这些原始资料现今已大部散失。这正是这些材

料宝贵之处，至少对耶稣教会存在的那一时期的资料来说是如此。

德拉巴契对较晚时期提供的资料则已不大准确，因为大多是根据偶

然得到的个人信息编写的。

德拉巴契在他的文集中共收录了 篇捷克传教士的信件，其中

也包括严嘉乐的信。有几篇是根据保存在布拉格斯特拉霍夫图书

馆的拉丁文原件翻译的，但主要是根据什托克兰的《世界信息》中的

德文信件翻译的。这部分文选（这是德拉巴契的书的核心）是按时

间顺序编排的；同样，齐格列尔 年在《益世娱人杂录》杂志上、

年在《捷克光荣》杂志和《美景》杂志上、 年在《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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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友》杂志上发表的 年间写的 封信也是按时间顺序

编排的。也就是说，德拉巴契收集的文稿中在报刊上发表的不足三

分之一。齐格列尔担任赫鲁吉姆教长之后，转而从事实际的教育工

作，于 年逝世。他收集的文稿中未发表的部分，包括严嘉乐信

件的译文，均已散失。尽管如此，我们还应感激德拉巴契提供了严

嘉乐生平的详细资料，这些资料本书中也广泛加以引用；而本书是

世界上以捷克文形式发表严嘉乐信件的第一本书。⋯⋯

耶稣会士

约瑟夫 符拉什吉尔

年 月 日于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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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比尊贵的神父，

：总会长神父

当我常常想起，尊贵的神父您如此乐意地满足了我的愿望，我

就感到，虽然我还没有上船，我的整个身心都已航行在上帝的无限

智慧的海洋中，我充满了对上帝坚定的信仰；除了担心我自己不知

感恩和学识浅薄之外，我对一切都无所畏惧。因为我把自己看作

是上帝珍视的工具，这种工具越是谦恭就越能有效地宣扬上帝的

荣耀。我现在正怀着平静的心情准备远航。一方面我并没有要求

去开展需要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去做的活动，如果要说我有过错，

也许就是我居然心安理得地自告奋勇；另一方面，我诚挚地恳求全

能的上帝，如果他发现有何不妥，就可以任何方式制止这次远

航。

尊贵的神父，对您给我如此珍贵的恩宠，我应该怎样来报答您

呢？我将跪倒在您的面前，像您最小的儿子那样，恭顺地吻您的脚，

怀着热爱吻您的手；我将为您做九次弥撒，还将做在上帝恩宠之下

能够做的其他好事。

当我跪着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我恭顺地请求您，尊贵的神父，为

我做父亲般的祝福。我永远是，尊贵的神父，您的最后的一个儿子，

严嘉乐从布拉格寄给罗马米开朗琪罗

坦布林尼的信 年 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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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

乐。

是耶稣基督最卑贱的奴仆。

斯拉卡尔 维切克

年 月 日于布拉格

斯拉维切克（ 是严嘉乐捷文原名，他到中国后才取名严嘉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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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嘉乐从广州寄给布尔诺尤利乌斯

月年兹维克尔的信（ 日）

：尊贵的见习部主持神父

我相信，您在国内企盼我来信的心情同我赶紧写这封信的心情

是一样的急切。赞美上帝，他让我很快抵达了中国，并且及时给了

我机会来将我的消息早日传送给您。因为有几艘法国船正准备从

月广州返航，直驶卡的斯。在它们之后，还有英国船在 底启航，而

我们的葡萄牙船将在澳门停泊一整年。

我不能像原来打算的那样给您寄上航海日记，因为我的笔不由

自主地要先写写我正在从基础学起的汉语（我宁愿叫它为复杂难懂

的巴比 （严嘉伦语）。汉语（的字）的发音有 个，例如

乐，我的中文名字）就有三个音，但每个音的意义却随着（汉字）许许

多多不同的写法而各异。例如：发 这个音的汉字就有 多个，每

（与个汉字含义都不同；发 意大利文 相似）的汉字有 多个，

。正如欧洲的文字字母很少，而发其他的音的汉字数目略少些 词

却非常多一样，汉语的字音少，而能确定词义的汉字却很多。一音

多义在书写时可由汉字的写法不同而得到限定。但在口语中各种

重音和五声往往还不足以区别全部不同的词义，还必须靠聪明才智

本书捷克文原文用了捷克目前通用的汉语拼音法，汉译者将之改成了中国人熟悉

的汉语拼音法。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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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践经验来帮忙。如果这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好用写出（有

时用手在空中比划）汉字的办法来解决了。

汉语的语音使世界各国的人都感到十分困难，惟独对捷克人或

波兰人却几乎一点也不难。一位波兰的方济各会士编的汉语语法

书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在我弄到这本语法书之前，我亲身的经验

和中国人的首肯也证实了这一点 这些中国人发的音我很快都

能听懂并且能模仿他们说的字句。但我并不是说捷语或波语包含

了汉语的所有音素（因汉语中有许多喉音，也有许多完全像希伯来

语的音），但是⋯⋯‘请您想一想，要学会一万二千甚至更多的汉字

以及它们的不同字调（字调变了词义也变），这是多么不简单呀！不

过，有一个特点却使困难大为减少，这就是在表示某种职业或工具

时汉语使用的组字法，与德语的组字法几乎完全一致，例如

（家奴，家 （ 刮 ）等等。当然，除了对希腊人仆）

和德意志人之外，这种组字法也是十分古怪的。我想，对于初学者

来说，这几句关于汉语的评介也许就够了。

现在我来简述一下我的这次行程。

年 月 日傍晚我们在里斯本登上了有 个舱位的“圣

徒安娜号”船。这艘船虽然是中等大小，但它的速度却很少有船能

与之相比。这是一艘法国船 这对我们来说是交了好运，因为耶

稣会士能够不乘葡萄牙船而这么快就到达目的地，我们这是第一

批、恐怕也是最后一批了。

月 日下午一点钟，欧洲大陆上的城市都在地平线上消失

了。在到达卡那利群岛之前与我们的船同行的还有 艘赴巴西的

艘赴安哥船和 拉的船。除了视察员 和我之外，其他所有的人，包

括巴伐利亚的戴进贤 和另一位比我年长的神父，这些过去都曾经

在海上航行过的人，在上船后的第一天夜里就尝到了大海的厉害，

以至于我们的船舱马上变成了充满痛苦呻吟的病室，而我也有了一

次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和表现对别人关爱的好机会。

月 日夜、 月 日绕过日凌晨我们的船跨过了赤 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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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望角阴沉的山头。两次都平安无事：过赤道时凉风习习，缓解了

炎炎酷暑；过好望角时波浪翻滚。我们离开葡萄牙之后看见的第一

月 日。我们驶出马六甲海峡块陆地是 那是在苏门答腊岛

月月 日凌晨我们到是 日夜 达。 了澳门。这样，就在圣徒罗

莎日我们的旅途劳顿全部结束，这一旅程历时仅五个半月零一天

半。如果乘船经过果阿来澳门，行程就要延长 个月。只有圣明的

上帝保佑的人，才能这样飞快地到达目的地。

这里的人去年就盼着我们这两 ，不过位从中欧来的传教士了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姓名。（耶稣会）总会长在 月年

月份向他提出申请来华传教之后不（也就是说在我 久）的信中向

他们作了这一承诺。在我们抵达澳门之后的第二天，教省的会长神

父就写信 月 日，总督就派了一名军告知广东总督。此后不久，在

官到澳门来做我们的向导。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我缝制了中国衣

服 月， 日替我剪了中式头发；而在同一时间里，死神正在满洲磨

（另有材料他的剪刀，要剪断尊贵的神父阳广文 作阳秉义）的生命

之线。

月 日，就是那位军官来到澳门接我的那一天，皇帝传旨将阳

广文从满洲送到北京来。奉命陪他来的是他的好友马国贤

月 日（那是圣母玛利亚诞辰）的下午，我们身穿中国服装在

军官家演习中国礼仪 而在同一时间，具有卓越的学识、过着模

范的修士生活而令众人敬爱叹服的阳广文神父接受了最后的基督

教圣礼。在晚六时长眠，随上帝而去，他患的是久治不愈的痢疾。

皇帝是在 月份才得知阳广文患病难愈的消息的，他对大臣们严词

训斥。因此，这些担心自己身家性命的大臣们恳求我们千万别对皇

帝讲阳广文去世的事，要讲就等到 月底皇帝回去以后。

亲爱的阳广文神父的逝世使所有的传教士感到由衷的悲痛，大

家都说，他的去世使传教活动失去了不可多得的顶梁柱。可是，最

为悲痛的确实是我。我紧赶慢赶，想争取见他一面，结果却未能如

愿。我扪心自问：难道我竟是这么一个不祥的扫帚星，我的来和去

第 17 页


